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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

73.6%的学生仍是单身？脱单率最高的是人文学部？告别单身的窍门竟然是早恋？！

这份新鲜的《浙大人2017年度恋爱情况考察报告》，是由浙江大学2016级广告学专业的贝格蓉同学和她

的团队耗时一月出炉的。在这次调查中，他们共收回了有效问卷619份，调查对象男女比例为41：59。

你想知道，在浙大，哪个学部的同学脱单率最高吗？你想知道，以学霸身份存在的浙大学子们，脱单的秘诀

是什么吗？这是一份“浙大恋爱宝典”，也是一份另类的浙大报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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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单率最高的是人文学部
2017“浙大爱情报告”出炉

超过7成学生是单身
脱单率最高的是人文学部
2017“浙大爱情报告”出炉

本报通讯员 张静 郑淑婧 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文 龚子皓/制图本报通讯员 张静 郑淑婧 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文 龚子皓/制图

在2017年
浙大73.6%的学生仍是单身

在 接 受 调 查 的 619 位 浙 大 学 子 中 ，

26.4%的学生在 2017 年有恋人相伴，73.6%

的学生仍是单身。

各学部中，人文学部的学生脱单率最高，

达 33%；而理学部的脱单率仅占所有脱单人

数的2%。

单身的人不一定想脱单。调查显示，男

生中，渴望开启一段恋情的人数占接受调查

男生总人数的70%，女生则为63%。

对于单身的原因，浙大的学生们给出了

各式各样的理由。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没有

遇到对的人；以学业为重、不想谈；有了目标、

尚在追求当中。

远隔重洋的恋爱能保鲜吗
浙大学生们选择“坚守”

为什么要做这份“校园恋爱报告”？贝格

蓉说：“我看到其他学校做的校园调查很有意

思，就想我们能不能也做一个和浙大学生有

关的调查。团队开会讨论时，大家对恋爱主

题感兴趣，于是就做了这个。”

定下主题后，11 个团队成员分成两组，

一组负责问卷数据的收集与整理，另一组负

责文案撰写。

这是贝格蓉第一次尝试以问卷调查的形

式策划选题，实际操作过程中她和同伴遇到

不少问题。“第一次设计的问卷有些瑕疵，原

本打算做成学科统计，但是浙大的学科实在

太多了。后来又设计了填空题，但填空题的

答案五花八门，需要人工把样本逐一分类，再

重新筛选，这给我们的数据处理增加了工作

量。”

有不少同学支持这项调查。劳动与社会

保障专业大二学生梁圆圆说，当初接受问卷

调查，是因为“这个话题很有趣，也非常好奇

调查结果，想知道我们浙大的恋爱情况是什

么样的”。而大二人文社科专业的津云（化

名）觉得，“对大学生来说，恋爱是一个很受关

注的话题，大家都会愿意参与这种调查。”

分析数据时，贝格蓉有些出乎意料，她原

本以为社会科学学部的女生较多，在男生人

数占优的浙大会拥有更高的脱单率，但没想

到调查结果低于自己的预期。而很多人并不

看好的“远隔重洋恋”（指因为求学工作等原

因，恋爱一方去了国外），竟有高达 5%的比

例。按照贝格蓉的说法，问卷中填写脱单的

人数是 157 人，那么恋人在万里之外的异国

恋人数就相当于8人。

“之前我们都觉得异国恋不太能够长

久。”贝格蓉坦言，“不过我也认识一些学长学

姐，分居两国后很多年仍然在一起。”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夕夕（化名），因为男

友出国工作，正经历着一段持续了 3 年的异

国恋。她认为，调查中显示的异国恋比例，并

不算高。“异国恋也算是一种异地恋，需要更

多的勇气和底气，更要有相信自己能让对方

一直喜欢的底气。”

浙大社会学教授：
报告大体可信，但不具代表性

问卷的被调查者之一，大二劳动与社会

保障专业的梁园园说，报道的结果基本符合

她的预期认知。例如对于脱单的契机，她见

过不少通过大学社团接触而成为恋人的例

子。但她没想到，排名首位的契机竟然是“高

中结识”。

“其实就是变相地了解脱单大法吧。”梁

园园承认，“身边很多人都说想脱单，但还是

单身，很好奇单身的原因。”

津云不愿意透露身份，但面对这份调查，

他觉得大部分数据仍是具有可信度的，尤其

是关于脱单率和择偶标准的部分比较符合实

际。但他认为问卷的某些环节的选项设置有

局限性，没有涵盖可选选项之外的情况，例如

脱单的契机、恋爱的对象现在身处哪个地方

等，选项设置不够全面。

浙大一位社会学教授认为，报告中的数

据大体可信。例如浙大超过 70%的单身率

并不使他惊讶：“浙大毕竟不是用来谈恋爱的

地方，还是一个学术机构。”

但他同时指出，倾向于考察“人品”和“三

观”，淡薄“经济条件”的择偶标准可能是大学

生特有的，因为校内恋人间关系比较密切，一

般不会去过问或者在意家庭条件这些细节。

但进入社会后，这种观念可能会发生改变。

这位教授一再强调，这份报告的样本量

较小，600 多人并不具有代表性。应该把这

份报告作为调侃看，而非正规的调查报告。

“一份正规的报告中不会出现像‘三观’这样

的词，你指的是哪三观，这些东西没有定义做

问卷的人没法做。”

贝格蓉也承认，问卷样本量的设置是随

意的，问卷的发放也是靠人际之间转发。“没

有找到数据收集的更好途径，所以也在考虑

之后要不要继续做类似的调查。”


